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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 串 倒 提

年月》系陈善壎先生

诗集书名，“痛彻肝

脾 ”系 先 生 诗 中 名

句。另，陈善壎先生

夫妇已同时入选上

海作家书店隆重推

出的十本佳作书单。

共饮流年并蒂莲，

墓门轻启续前缘。

“倒提年月”从容去，

“痛彻肝脾”淡定眠。

洛纸重刊陈氏作，

诗坛推仰郑玲笺。

“十佳”选本夫妻档，

祭奠陵前化纸钱。

泣送陈善壎先生与夫人郑玲女史
合葬株洲万寿陵园吟感

李拯平

说到写诗
陈善壎

说到写诗，我一定要强调自己写的是旧体诗 （我
乐于把旧体诗称为“中国诗”） 而不说“诗”。避免与
新诗混淆。两者比较起来，新诗要写好的难度相比旧
体诗要高多了。这样说，会有旧体诗人不服气，会有
不懂旧体诗的人不理解。那么多规矩，起承转合，粘
对、拗救、合掌、孤平，应该比“无法可法”的新诗
简单得多。规矩倒来倒去那几条，在从前的私塾里是
为儿童发蒙的。只要懂得了，用这些技法可以制造出
许多与诗无关的句子来。

做旧体诗不顾格律要不得。但又不必把格律看得死
呆八板，“有诗味”才是重要的。《唐诗三百首·七言律
诗》之首 （编者接受了严沧浪的推许） 是崔颢的《黄鹤
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
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若说平仄，前四句是“仄
平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莫说第一句有毛病，第三句可说是太没
边了。如果今人做出来，那就不得了。可是自唐至今没
有人说这首诗不像话，李白还说这首诗好到他不能超
越。王昌龄的《出塞》“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
寒。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这首诗艺术上
的成就，冠绝全唐。从格律上讲，先失对后失粘。

旧体诗与语言的音乐性紧密相连，诗句要求好
听。唐宋是对汉语语言音乐性敏感的朝代，那时的诗
人并不机械地遵守格律，他们以好听为准绳。“黄鹤一
去不复返”没有人觉得刺耳。

格律，不是平平仄仄这么简单。白居易说“每被老
元偷格律”，元稹没那么弱智，白居易没那么肤浅。我当
然不知道元微之 （元稹） 偷的是什么。白居易说的格律
应该是不可用条例规定的艺术规律，是和普通文艺理论
不悖的。从钟嵘的《诗品》，释皎然的《诗式》，到王国
维的《人间词话》，1500年间的诗歌评论数十部，大多是
在作品的精神质量上做文章，也遵循难以言表的声律。
前人考虑到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艺术天赋，搞出公式来
供天机不高的才子做样板。只要如此了，不至于太难
听。这是技巧上的事。诗，真诗，才是评判的准尺。

我是守规矩的，偶有不听话的地方。“东”“冬”
不是一个韵的道理不复存在，坚持“他”字不可和

“麻”字押韵，只可和“歌”字押韵，无视语言现实到
滑稽的地步。免不了泥古，风雅尽失。

唐诗宋词是瑰宝，这种体裁，许多现代词汇装不
下，不必说表达更为丰富的意象了。不过，不同体裁
各有长短处，旧体诗有自己的生存理由。

做旧体诗不懂格律不行，以为懂格律就能吟诗填
词又是误解。

旧体诗因有格律包装，伪诗容易混珠。
有时候，几句合格律的话 （不是诗），配上几句妙

语，整首就成了诗，这是旧体诗的一个现象。比如薛
道衡做人日诗，开头两句是“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
年”。听的人就嗤之以鼻。到他说出“人归落雁后，思
发在花前”，就有“名下固无虚士”的赞叹了。

有些人写旧体诗生怕不文不雅，但写出来别人却
看不懂，或者念起来费劲。唐宋名句是明白流畅的。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
西。”“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
愁。”“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
秋。”“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
共饮长江水。”“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
年人，泪湿春衫袖。”哪句不好懂？偏偏我们做出的
诗，比唐宋人的作品还拗口。

又莫以为做诗，语言可不讲究。既是文学，得用
文学语言。俚语方言并非不可用，但要搭配得当。若
通篇方言土语，只会降低诗文品格。张问陶说“敢为
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看似平易的句子，如
果觉得好，那是下了功夫的。

重要的还是“诗”。一首好诗不管以什么形式出
现，都不改它诗的质地。

诗话

饮别杯中酒，歌残天下秋
——送别陈善壎先生

陈善壎作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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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7日，作家陈善壎老先生
在广州逝世，终年86岁。陈善壎先
生是长沙人，曾在株洲市灰渣砖厂
做工人，后在株洲市科委工作，一
生在株洲度过大部分时间，其夫人
郑玲生前也在株洲生活，是株洲
在全国最著名的诗人。他们的生
活、创作与株洲友人的岁月皆交
织于株洲这篇热土。陈善壎的作
品有筋有骨风格卓然，生前得到
了很高的赞誉，他的离去让人
惋惜和伤心，本版特摘选部分
株洲作家对陈老先生的怀念
文章，另刊发陈善壎先生诗评
一则，生前著作三部，用文字
缅怀这位作家。

读罢陈善壎老师的文字，内心深受触动。陈老师于精

神层面，对生活饱含达观之态，对爱情秉持坚贞之心；于生

活琐碎处，更是身体力行，堪称典范。自他们夫妇南迁广州

后，每逢湖湘故友到访，二人皆热忱相迎。郑玲老师精心拟

就菜谱，善壎老师则亲自掌勺颠锅，将烟火日常化作温情

款待。家中大小事务，从柴米油盐的操持到日常起居的料

理，他无不全权担当，甚至亲自陪同客人上街挑选衣物，里

里外外操持得井井有条，这般细致有担当，真是一位令人

钦佩的伟丈夫。

虽与陈老师仅有一面之缘，其风采却令人铭记于心、敬意

油然而生。愿他在那绿水环抱、金砖铺路的天堂之境，与郑玲

老师再续爱的传奇，让这份真挚情感在量子的空间里永恒。

他是一位伟丈夫
刘云波

无尽的思念——悼念陈兄善壎先生
姚天元

近些年，陈兄善壎身体多恙，常辗转于各家医院。这回

住进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他已有了预感，年初微

信我：“情况不妙，难有起日，医生似乎束手无策。”直至 4

月 12日，再次发来微信：“慢阻肺。已入膏肓。呻吟中度日，

全方位不能自理。每天自费呼吸费 312 元。困惑。无力写微

信。原谅我。”四天之后的 4月 16日晚十时，善壎生命停摆。

我留下他永远看不到的七个字：“天黑了，我很痛苦。”

善壎是位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是一名出身

贫寒的童工。在 1957 年的反右斗争中，作为承印新湖南报

（湖南日报前身）的新华印刷厂工人，他没有成为积极分

子，反倒成了报社右派集团的同情者和仰慕者，并准确预

见了未来，有他写于次年的一首《定风波》词为证：“楼上青

旗向我招，故人相对在尘嚣，垒块心中浇不尽，谁信？当年

豪气未全销。豪气三分还几许？细数：一分摧折一分抛。尚

有一分豪气在，留待，明朝慷慨忆今朝。”（此作见他的诗集

《一串倒提年月》），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到人性中的善良和

保持完美的悲悯情怀，以及民族传统之中的侠士之风。

在尚未到达“明朝慷慨忆今朝”的漫长岁月里，他以仅

高于文盲一个等级的初小肄业生学历（借用上海作家柯灵

自况语），一度走上长沙职工大学讲坛，教授起了高等数

学。也是在那里，善壎走向了刚刚解除劳教，同在该校任教

中国文学的右派诗人郑玲。然后远走高飞成了湖南江永山

乡的一对苦命鸳鸯，企望逃避随之而至的“文革”暴风雪。

善壎的散文名篇《你这人兽神杂处的地方》（见善壎的同名

散文集）写尽了他们夫妻在此间的酸甜苦辣，把他们在那

里的艰难步履导演成光芒四射的旅行。“文革”末期，善壎

成为农民土方队一员来到株洲灰渣厂挑土，毛遂自荐一举

修复了工厂一条业已瘫痪的生产线而名声大噪，被特许招

工进入该厂，郑玲也随之调至该厂职工夜校任教。命运的

齿轮开始转动。

终于等到了“明朝慷慨忆今朝”的时代。1983年机构改

革中，省委驻株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慧眼识珠，善壎由市灰渣

砖厂工人破格提拔为市科委副主任，郑玲也经我调入市文联

任文学专干。其后善壎又调至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工业信息化

局，郑玲离休后陪同前往。善壎事业有成，郑玲诗情勃发，夫

妻俩在新的时代继续谱写着属于他们的新的生命传奇。

现在我们能看到：曾经被郑玲的诗人光环遮蔽的文理

兼备的善壎终于走上了文学的前台——他的散文名篇《幻

肢》在《上海文学》停奖九年之后，从长达九年的期刊中选

出，荣获重新启动的《上海文学奖》（散文奖）。与其后同发于

此刊的他的散文名篇《你这人兽神杂处的地方》引发好评如

潮，沪上文人向我打听作者何方高手，我感到与有荣焉。

他的诗词集《一串倒提年月》被羊城出版社等三家出

版机构作为广州诗词之都丛书之一隆重推出。他的魔幻现

实主义风格的散文集先以《痛饮流年》为书名，由民主与建

设出版社出版；后经协商并重新补充编辑，以《你这人兽神

杂处的地方》书名，作为“中国散文 60 强”之一，由北京联

合出版公司隆重推出。

善壎去世前夕，上海作家书店推出冯秋子一句话书

单，所推十本佳作中，善壎的散文集《你这人兽神杂处的地

方》，和郑玲的诗选集《让我背负你的忧郁》为同时入选的

唯一一对夫妻档作品。

善壎撰写的郑玲诗歌评论相继发表，编辑的郑玲文集

及年谱也将问世。

艰难之方显勇毅，磨砺之始得玉成。

4 月 21 日下午，举行了善壎的遗体告别式。他启程跨

过奈何桥，去找他十年前去世的郑玲去了。我曾在南方打

工寄居他家的女儿红雨，专程赶往广州为她的陈叔叔送

行。我因年迈在沪上住屋阳台面向广州三躹躬，送他一路

走好！祝他们夫妻团聚，天堂安好！

悼陈善壎先生
聂鑫森 （二）

驻节株洲，移帐羊城，天意独怜芳草；

构思钢铁，倾情诗赋，何时再听吹壎。

注：善壎先生曾工作于株洲一家造砖厂，研制出八百吨压砖

机，获全国科技大奖，尔后任株洲市科委副主任，数年后他调任

广州芳村区任科委主任。他携夫人郑玲一路同行，甘苦共尝，最

为人称道。壎，一种古代的乐器。

（一）
为奇工匠更是大诗家，痛饮流年风雨；

诵小人鱼乃珍红豆子，含笑追梦天涯。

注：善壎先生为机械设计与制造的行家里手，有

旧体诗集《一串倒提年月》，散文集《痛饮流年》等著

作传世。《小人鱼之歌》系其夫人、诗人郑玲的新诗名

篇，善壎先生有专咏红豆的词数阙。

明朝慷慨忆今朝——送别陈善壎先生
莫鹤群

我在株洲工作生活廿八载后，1997 年离湘赴桂，又历

十七年漂泊，其间虽与诸多故交渐疏音尘，善壎却始终是

“迹疏而情合”的至契。十一载前返湘定居，与老友们的往

来频密——虽每年面晤不过寥寥数回，微信电话却晨昏相

接。善壎素为“夜猫子”，夜深人静时尤喜谈学论道，兴之所

至，动辄煲上一两个钟头电话粥，从治学门径到道德文章，

皆能深入浅出，妙语连珠。旅美作家王鼎均曾评其文“深厚

透纸，唯我中华本土能产生此等风格”，而善壎平日聊天，

亦将长沙市井俗语与湘楚古典雅韵熔于一炉，语言简朴绵

密，讽刺谐趣中自有诗般张力，令人倾倒。

2021 年，他来株洲为夫人、诗人郑玲扫墓，我与之蓁、

罗毅、拯平、秦华、国梁诸友陪他上山。他蹲在墓前，点上

烟，轻声对郑玲说：“我也八十有二了，爬不动了，明年争取

再来看你。”“争取”二字落地，无端令人鼻酸。未料次年疫

情稍紧，他竟真的爽约了。去年 6 月 26 日，他悄然来株，忽

对我说：“身体大不如前，此番恐怕是最后一次与诸位朋友

相见了。”我强作笑颜宽慰，心底却蒙上阴影。返穗后，7 月

14 日他留言：“回广州人就不舒服。今日读兄近作，方知邵

阳兄不仅善写有想法的方言诗，更在书画印上皆有造诣，

此文功莫大焉。”未几，善壎便因肺炎入院，继而眼疾骤发，

痛痒交加。知他心绪不佳，我特意转发子英兄为贺善壎先

生《你这人兽神杂居的地方》入选“中国散文 60强”所作诗

句：“机声油墨掩神童，老去流年再度红。梦失魂还真幻在，

奇才学养见无穷。”他回帖谦称“不敢当”，却也难掩感动：

“短短廿八字，竟写尽我一生，好难得。”待大年三十我以

“三餐烟火暖，一梦翻旧篇”相祝，他却道：“昨夜服安眠药

方得安睡，如今已无力读文了。”寥寥数语，道尽暮年悲凉。

庚子以降，旧友凋零如落英。4月 17日小莉的急电，又

令我五内俱焚 —— 先生已于 16 日溘然长逝。世人谓

“冬雷震震夏雨雪”为天变，“黄钟毁弃瓦釜鸣”为人哀，而

生死无常，终是人间至痛。屈子问天，悲阴阳易位；昌黎祭

鳄，叹正气难张。今先生驾鹤，岂独湘水含悲？犹记癸卯重

阳，他寄我新著，扉页题“与君倾盖，胜却百年”，墨痕犹

新，音容已杳。幸有遗文千轴，如雪泥鸿爪，留证生平；道德

文章，若岳麓松涛，长响人间。

今当永诀，酹酒三觞：一酹湘灵鼓瑟之滨，二酹岳麓储

英之地，三酹先生笔耕之案。从此夜台寂寂，幸有郑玲夫人

红袖添香；泉路迢迢，且携放翁剑气、绀弩诗魂。麓山苍苍，

收先生孤怀浩气；湘水泱泱，流后学无尽追思。

哲人已去，风谊长存。伏惟尚飨！

挥手是孤独的
秦华

那年夏末，我与万宁、黄青

得幸与郑玲、陈善壎伉俪相聚于

广州。临江而坐的自助餐厅里，

璀璨灯火漫过珠江，恍若置身一

艘永不靠岸的游轮。席间陈老师

谈兴甚浓，麓山旧事与芳村烟霞

在杯盏间流转，我们笑说要点一

杯红酒，让微醺的夜色多几分忘

情的注脚 ——那时只道是寻常

聚首，却不知命运已在时光里埋

下告别的伏笔——不久，郑玲老

师走了……

自助餐台的光影里，杜鹃花

在芳村的记忆中灼灼盛放。当最

后的拥抱突然降临，我才惊觉岁

月已在彼此身上刻下需要搀扶的

痕迹。隔着玻璃幕墙，珠江水依然

舒缓如昔，而送别的身影早已消

失在转角处，只余下满桌残羹与

未及挥别的手势，在暮色中凝结

成孤独的注脚。这首写于返株后

的小诗，曾蒙陈老师谬赞，不想竟

成今日泣血的送别词。

2025 年 4 月 21 日，善壎老师

的 遗 体 告 别 式 上 ，泪 眼 模 糊 中

又 看 见 那 年 芳 村 阳 台 上 的 杜

鹃 —— 开得率真热烈，一如他

笔 底 永 不 褪 色 的 赤 子 情 怀 。此

刻 ，我 将 以 这 首 他 曾 读 过 的 诗

为 祭 ：愿 珠 江 的 风 捎 去 未 及 说

尽 的 师 恩 ，愿 麓 山 的 云 铭 记 永

不凋零的教诲。陈老师，学生此

刻向您鞠躬、向您挥手——这一

次，挥手不再是孤独的告别，而

是 您 留 在 人 间 的 万 千 桃 李 ，对

您永不褪色的仰望与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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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怀念令心惊，

微信敲门没答声。

师友善壎天国去，

应招二十续豪情。

—— 罗子英

命运多舛方得华章厚重

烟刁少酌知晓风月散淡

——张国梁

文也清奇命也奇，

流年饮尽幕终时。

谁怜八级钳工手，

剌破青天笔一支。

——滕士林

哭善壎老师仙逝
并与爱妻郑玲先生合葬

李遐龄

坎坷半生终慷慨

孤单十载又双飞

沉痛哀悼
陈兄善壎西归

蒋海堤

千里悼君唯有泪

一生结谊只因文

江城子·读鹤群兄等诸友
祭陈善壎先生诗文有感

孙晓廷

瘴云压枕断归程，病骸轻，药

囊盈。慢阻肺肓，昼夜碍争鸣。微

信今知声已杳，金盏苦，玉山倾。

槠洲久痛困伶仃，逆潮行，盼

升平。天授惟公，赤子岁寒明。剑

走偏锋犹佩慰，添烟火，赋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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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善壎诗文感怀斯人
丁一达

孰道公死，凛凛犹生！

梦幻长街，依稀旧巷，落拓形骸。

夏雨微凉，孤清少许，且此徘徊。

朦胧一点情怀。是时节，荷花盛开。

整顿衣衫，喝杯茶去，等个人来。

此后，善壎兄与郑玲大姐天堂相聚

诗歌相伴。

——易振荒

痛彻肝脾倒提岁月

腌干旧梦痛饮流年

——熊国华

余 生 也 晚 ，未 能 亲 承 教

诲，然夙怀钦仰，抱憾于心。孟

子 曰 ：诵 其 诗 ，读 其 书 ，知 其

人，由觀先生，始知其然。时天

下无道，先生不易乎世，不成

乎名，独善其身，慨然自若，其

词 云 ：“ 豪 气 三 分 还 几 许 ？细

数：一分摧折一分抛。尚有一

分豪气在，留待，明朝慷慨忆

今朝。”其志节怀抱，近之则似

绀弩，远之可追放翁。诗家谓

少陵诗：“虽困踬之中，英锋俊

彩，未尝少挫也。”余于先生，

亦如是观。先生幸得佳偶：举

案齐眉，赌书泼茶，仿佛明诚、

清照故事；相呴以湿，相濡以

沫，譬之默存季康深挚。呜呼

哀哉，哲人其萎；幸甚至哉，诗

书传世。所不朽者，垂后世名；

孰道公死，凛凛犹生！


